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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看
︽
李
歐
梵
論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
上
海
三
聯
書
店
，
二

○
○
九
年
十
月
︶，
賞
心
樂
事
。
書
中
收
錄
文
章
十
篇
，
篇

篇
可
讀
。
尤
其
︿
光
明
與
黑
暗
之
門—

—

我
對
夏
氏
兄
弟

的
敬
意
和
感
激
﹀，
更
令
我
感
同
身
受
。
無
他
，
夏
濟
安
的

︽
黑
暗
的
閘
門
︾
夏
志
清
的
︽
中
國
現
代
小
說
史
︾，
都
是
我
早

年
最
喜
愛
的
作
品
，
也
是
令
我
眼
界
大
開
的
傑
作
。

另
如
︿
通
俗
文
學
研
究
斷
想
﹀，
︿
引
來
的
浪
漫
主
義
：
重
讀

郁
達
夫
︽
沉
淪
︾
中
的
三
篇
小
說
﹀
等
篇
，
都
見
李
歐
梵
的
學

識
。
何
況
，
李
歐
梵
說
及
他
在
歷
史
與
文
學
之
間
的
遊
移
，
坦

言
自
己
對
現
代
文
學
起
步
之
晚
，
和
他
在
歷
史
、
文
學
，
以
至

文
化
中
的
跨
學
科
整
合
，
終
熔
鑄
成
一
代
大
家
的
風
範
，
都
使

我
心
儀
，
正
如
封
底
陳
建
華
所
下
的
評
語
：

﹁
歐
梵
先
生
在
全
球
化
急
劇
變
動
的
風
景
裡
展
現
他
的
理
論

和
實
踐
之
旅
，
其
基
調
仍
不
離
現
代
化
反
思
。
各
類
文
本
與
文

化
脈
絡
錯
綜
糾
葛
，
其
色
塊
與
光
影
交
相
輝
映
，
而
歐
梵
先
生

游
刃
其
間
，
如
狡
兔
三
窟
，
構
築
多
重
批
評
空
間
。
﹂

可
惜
的
是
，
每
讀
李
歐
梵
的
大
著
，
都
被
我
勾
了
若
干
錯
處

出
來
；
如
用
詞
之
不
當
、
之
錯
漏
，
我
在
︽
不
正
則
鳴
︾
裡
，

已
指
出
若
干
處
。
但
瑕
不
掩
瑜
，
記
得
，
公
共
圖
書
館
要
我
推

薦
書
目
，
他
的
︽
我
的
哈
佛
歲
月
︾，
每
為
我
所
選
。
在
課
堂

上
，
這
書
和
︽
上
海
摩
登
︾，
我
也
力
薦
。

這
部
︽
李
歐
梵
論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
在
清
通
的
文
字
中
，
也

被
我
嗅
出
一
點
瑕
疵
出
來
。
且
看
︿
中
國
近
現
代
文
學
的
研
究

方
法
﹀
中
一
段
：

﹁
從
一
九
○
○—

一
九
一
七
中
國
文
學
革
命
的
這
段
時
間
，

在
世
界
上
的
其
他
國
家
產
生
了
什
麼
重
要
的
作
品
，
中
國
公
認

的
是
魯
迅
的
︽
狂
人
日
記
︾⋯

⋯

﹂

一
九
○
○
，
是
否
屬
於
﹁
中
國
文
學
革
命
﹂
時
期
，
那
且
不

說
。
魯
迅
的
︽
狂
人
日
記
︾
可
是
﹁
這
段
時
間
﹂
的
作
品
？

非
也
。
︽
狂
人
日
記
︾
的
寫
成
和
發
表
，
當
是
一
九
一
八

年
，
五
四
運
動
的
前
一
年
。
︽
狂
人
日
記
︾
後
收
︽
吶
喊
︾
一

書
內
。
在
前
言
中
，
魯
迅
以
文
言
所
寫
那
一
段
，
後
面
清
楚
寫

明
﹁
七
年
四
月
二
日
識
﹂。
﹁
七
年
﹂，
中
華
民
國
七
年
也
，
即

是
公
曆
一
九
一
八
年
。
︽
狂
人
日
記
︾
文
後
所
標
的
寫
作
日
期

為
﹁
一
九
一
八
年
四
月
﹂。
一
九
一
七
年
，
魯
迅
還
在
﹁
鈔
古

書
﹂，
直
到
錢
玄
同
來
拉
稿
，
質
問
：
﹁
你
鈔
了
這
些
有
什
麼

用
？
﹂

魯
迅
這
才
寫
了
︽
狂
人
日
記
︾，
刊
於
︽
新
青
年
︾。
周
作
人

論
當
年
的
局
勢
：
﹁
這
時
，
歐
戰
也
剛
平
息
，
世
間
對
於
舊
民

主
的
期
望
，
興
盛
起
來
；
新
青
年
開
始
奮
鬥
，
在
那
空
氣
中
，

才
會
有
魯
迅
和
錢
玄
同
的
談
話
，
那
談
話
，
才
會
得
發
生
效

力
。
﹂
又
說
：
﹁
還
有
一
個
重
要
的
緣
由
；
新
青
年
上
標
榜
㠥

文
學
革
命
的
大
旗
，
錢
玄
同
所
看
重
的
乃
是
打
倒
舊
禮
教⋯

⋯

因
此
而
能
與
魯
迅
談
得
投
合
，
引
出
吶
喊
裡
的
這
些
著
作
來

的
。
﹂

李
歐
梵
對
年
期
之
含
混
，
下
文
還
有
說
：
﹁
一
八
九
五
到
一

九
一
七
之
間
難
道
就
沒
有
東
西
出
來
了
嗎
？
﹂
一
下
子
，
又
將

一
九
○
○
推
前
五
年
，
究
竟
這
個
﹁
一
八
九
五
﹂
和
﹁
一
九
○

○
﹂
有
何
意
義
？
李
歐
梵
說
得
不
清
不
楚
，
又
將
︽
狂
人
日
記
︾

置
於
﹁
一
九
○
○
至
一
九
一
七
年
﹂
間
，
莫
名
其
妙
。

酒
樓
點
心
要
自
家
獨
門
專
製
，
即
蒸

燉
即
出
爐
出
廚
上
桌
即
嚐
即
吃
，
才
是

真
正
鮮
熱
好
味
。
有
些
連
鎖
大
號
酒
樓

︵
包
括
快
餐
店
︶
港
九
分
店
十
家
以

上
，
點
心
粥
品
十
戶
同
一
味
，
賣
相
也
是

﹁
同
胞
家
族
﹂，
統
一
大
量
出
品
，
總
廚
房
設

在
人
工
物
料
雙
平
的
深
圳
或
珠
海
等
﹁
特
區

邊
緣
﹂
之
工
場
。
每
日
凌
晨
一
大
車
一
大
車

保
溫
車
運
入
港
境
，
每
區
每
戶
分
發
入
小
廚

加
熱
推
出
上
市
，
這
些
大
批
工
廠
式
的
大
中

小
點
，
正
是
好
吃
極
都
有
限
公
司
了
。
但
此

一
二
十
年
來
，
全
大
行
業
勢
已
成
此
例
，
若

非
如
此
經
營
法
，
大
樓
大
店
也
敵
不
過
昂
貴

租
金
。
百
數
十
年
﹁
食
在
廣
州
﹂
的
港
九

客
，
近
年
被
迫
口
感
味
蕾
大
退
化
，
漸
漸
已

忘
了
真
正
廣
式
點
心
的
美
好
味
道
了
。

但
古
老
傳
統
美
好
東
西
，
雖
碩
果
僅
存
卻

仍
有
堅
持
者
的
，
筆
者
標
準
﹁
為
食
貓
﹂
遍

嚐
港
九
，
仍
試
到
有
些
堅
貞
字
號
迄
今
仍
在

自
家
獨
門
點
心
專
製
出
廚
。
在
此
以
個
人
口

胃
親
嚐
指
名
點
出
便
有
數
家
，
如
陸
羽
、
蓮

香
、
西
苑
、
得
龍
之
即
製
點
心
便
百
試
不

厭
。
也
不
是
全
如
陸
羽
、
西
苑
等
是
莫
惜
腰

間
錢
的
高
級
貴
店
，
如
新
蒲
崗
之
得
龍
便
是

街
坊
茶
樓
，
其
手
製
豬
㟘
燒
賣
、
鴨
腳
紮

等
，
便
是
早
茶
午
市
一
絕
︵
很
快
賣
光
︶
；

上
環
蓮
香
樓
也
是
很
有
懷
舊
色
彩
之
傳
統

店
，
還
有
十
年
前
風
味
之
燒
腩
卷
和
雞
球
大

包
應
市
，
此
等
點
心
那
些
明
亮
大
商
場
連
鎖

店
號
之
高
級
貴
地
，
相
信
開
張
到
搬
遷
都
不

曾
賣
過
，
他
們
之
﹁
點
心
師
﹂
也
從
未
製
過

出
來
也
。

得
龍
和
蓮
香
還
有
更
古
味
之
懷
舊
東
西

﹁
鴨
腳
包
﹂
和
﹁
金
錢
雞
﹂。
﹁
金
錢
雞
﹂
絕

不
是
雞
，
而
是
一
片
肥
豬
頸
肉
、
一
片
鴨

肝
、
一
片
叉
燒
，
真
正
三
文
治
式
的
夾
㠥
炭

爐
燒
烤
出
，
香
腴
肥
膩
無
比
甘
美
，
有
新
人

類
怕
膽
固
醇
不
敢
沾
唇
，
本
人
和
老
友
超
人

風
水
師
尹
國
棟
等
均
說
，
吃
一
客
短
命
三

年
，
也
命
有
所
值
矣
。

深
秋
已
到
了
，
寒
冬
還
會
遠

嗎
？
秋
去
冬
來
，
人
們
有
所
準
備

如
何
過
冬
。

對
於
投
資
樓
市
的
好
友
，
已
漸

感
寒
冬
的
寒
意
，
至
少
也
感
到
蕭
瑟
秋

風
其
實
已
吹
到
了
。

歐
美
吹
大
冷
風
，
經
濟
前
景
不
明

確
。
市
民
消
費
意
慾
跟
㠥
下
跌
。
俗
語

有
謂
：
﹁
一
節
淡
三
墟
﹂。
十
月
黃
金

周
後
，
要
逛
街
購
物
者
已
滿
足
了
購
買

慾
了
，
內
地
客
要
等
到
十
二
月
聖
誕
節

時
，
再
來
港
賞
燈
飾
兼
趁
年
尾
大
減
價

才
掃
貨
，
事
關
當
下
潮
人
十
分
聰
明
，

心
中
帶
㠥
超
級
計
算
機
算
到
盡
。

香
港
政
府
大
小
當
家
為
平
民
怨
，
聚

焦
於
遏
樓
價
。
不
停
推
出
土
地
拍
賣
以

增
供
應
，
還
出
到
口
術
，
提
醒
市
民
注

意
樓
市
可
能
出
現
泡
沫
。
事
實
上
，
美

國
自
○
八
年
金
融
風
暴
始
於
樓
市
，
至

今
房
地
產
的
毒
瘡
仍
未
脫
。
雖
千
里
之

外
的
活
生
生
例
子
，
教
訓
對
港
投
資
者

難
免
是
深
刻
的
。
只
有
七
個
月
任
期
的

行
政
長
官
曾
蔭
權
，
承
諾
與
責
任
一
點

也
不
鬆
懈
，
解
決
民
生
紓
困
，
特
別
在

市
民
住
房
上
不
遺
餘
力
，
用
上
新
思
維

的
包
括
新
居
屋
計
劃
等
等
。
雖
稱
得
上

開
闢
的
是
另
類
市
場
，
然
而
，
或
多
或

少
，
特
別
是
中
小
型
樓
房
肯
定
與
市
場

有
衝
突
。
毫
無
疑
問
，
近
月
的
香
港
樓

市
無
論
是
一
手
市
場
抑
或
是
二
手
市
場

價
與
量
都
大
不
如
前
。
樓
價
下
跌
因
素

複
雜
，
還
包
括
中
國
內
地
因
素
與
歐
美

等
經
濟
下
滑
，
全
球
金
融
市
場
大
波

動
，
投
資
氣
氛
與
信
心
不
無
打
擊
。
樓

市
樓
價
受
打
壓
別
以
為
是
政
府
當
家
的

心
願
，
別
以
為
也
是
市
民
的
願
望
。
要

知
道
，
全
港
應
有
近
百
萬
市
民
是
業

主
，
大
多
數
是
仍
在
供
樓
的
樓
奴
。
樓

價
大
暴
跌
，
所
謂
資
產
效
應
萎
縮
，
必

也
影
響
百
業
消
費
市
場
。
所
以
嘛
，

﹁
小
政
府
，
大
市
場
﹂，
樓
房
市
場
應
求

穩
、
求
健
康
地
發
展
，
暴
漲
與
暴
跌
都

不
行
。
近
日
有
某
大
發
展
商
出
其
不
意

大
降
價
售
樓
，
無
疑
如
天
文
台
發
出
寒

冬
預
告
，
令
有
貨
在
手
者
或
本
欲
入
市

置
業
者
有
所
警
惕
而
縝
密
盤
算
。

十
月
底
看
了
陳
耀
成
導
演
的
新

作
︽
大
同
：
康
有
為
在
瑞
典
︾，

有
很
多
想
法
，
稍
後
將
在
他
處
以

較
長
篇
幅
談
論
，
這
裡
先
談
一
下

感
受
，
該
電
影
在
十
一
和
十
二
月
仍
有

放
映
活
動
，
相
信
本
文
的
引
介
對
讀
者

也
有
一
點
參
考
價
值
。

在
辛
亥
革
命
一
百
周
年
，
兩
岸
分
別

紀
念
、
歌
頌
孫
中
山
先
生
的
共
和
革
命

之
際
，
陳
耀
成
以
康
有
為
這
位
晚
清
改

革
派
重
心
人
物
為
題
材
的
電
影
，
可
說

是
脫
離
主
流
基
調
之
作
，
但
亦
正
因
如

此
，
在
千
人
一
面
並
不
得
不
如
此
的
論

調
之
中
，
更
顯
本
片
的
另
類
或
異
議
特

色
，
而
有
關
改
革
、
革
命
和
一
代
人
追

尋
理
想
烏
托
邦
的
討
論
，
實
在
無
礙
於

將
本
片
放
在
辛
亥
革
命
百
周
年
紀
念
的

共
同
脈
絡
去
思
考
；
至
於
對
本
片
﹁
不

合
時
宜
﹂
以
至
﹁
政
治
不
正
確
﹂
的
標

籤
，
反
顯
得
異
常
狹
隘
。
另
一
方
面
，

︽
大
同
：
康
有
為
在
瑞
典
︾
在
香
港
上

映
，
亦
當
有
香
港
意
義
上
的
討
論
。

︽
大
同
：
康
有
為
在
瑞
典
︾
是
一
部

半
紀
錄
、
半
戲
劇
的
影
片
，
在
電
影
而

言
，
也
有
它
獨
特
的
形
式
。
在
紀
錄
部

分
，
康
有
為
流
亡
海
外
期
間
，
曾
買
下

瑞
典
一
小
島
居
住
了
數
年
，
影
片
訪
問

了
江
青—

這
位
出
身
中
國
內
地
的
演

員
和
舞
蹈
家
，
後
來
輾
轉
居
住
在
瑞
典

一
小
島
上
，
就
華
人
寄
居
海
外
及
追
尋

理
想
烏
托
邦
的
思
考
方
面
，
作
出
了
微

妙
的
對
話
。
在
戲
劇
部
分
，
影
片
以
劇

場
形
式
，
由
三
位
演
員
分
別
飾
演
康
有

為
、
康
同
璧
與
梁
啟
超
，
亦
有
生
動
演

繹
，
雖
然
其
劇
場
安
排
未
能
盡
善
，
但

與
紀
錄
部
分
總
能
互
相
配
合
，
避
免
了

紀
錄
片
慣
用
的
單
一
模
式
；
影
片
間
中

穿
插
的
歷
史
照
片
和
朱
石
麟
的
經
典
電

影
︽
清
宮
秘
史
︾，
也
反
覆
映
照
出
紀

錄
和
戲
劇
兩
種
模
式
的
表
意
功
能
，
最

後
導
演
正
以
此
表
達
了
他
的
思
想
，
對

歷
史
、
對
時
代
、
對
藝
術
，
都
有
特
定

的
回
應
。
至
於
觀
眾
，
在
拋
開
主
流
基

調
的
習
套
之
後
，
亦
何
妨
以
更
獨
立
和

更
個
人
的
角
度
去
思
考
自
己
那
心
中
的

革
命
和
烏
托
邦
。

電影《大同：康有為在瑞典》初說

可
有
想
過
千
里
造
訪
一
個
地
方
，
只
為
了

吃
？我

的
托
斯
卡
尼
遊
伴
就
是
這
樣
子
的
旅
遊
態

度
，
當
初
計
劃
旅
遊
托
斯
卡
尼
，
就
因
要
嚐
意

大
利
美
食
、
洋
緹
︵C

hianti

︶
紅
酒⋯

⋯

帕
爾
馬
火

腿
、
帕
爾
馬
芝
士
當
然
是
在
名
單
頂
上
，
帕
爾
馬

︵P
arm

a

︶
自
然
成
為
旅
程
的
必
到
景
點
，
百
去
不

厭
。
何
況
，
今
次
還
有
好
介
紹—

—

住
在
米
芝
蓮
一

星
餐
廳
的
樓
上
，
下
樓
就
有
美
食
送
入
口
！

二
○
○
七
年
第
一
次
到
帕
爾
馬
的
確
是
為
了
火

腿
、
芝
士
等
美
食
，
重
遊
帕
爾
馬
的
收
穫
則
除
了
美

食
，
還
有
威
爾
第
︵V

erdi

︶。

威
爾
第
與
普
契
尼
相
差
半
世
紀
，
同
是
意
大
利
歌

劇
最
受
歡
迎
的
殿
堂
作
曲
家
，
出
生
地
就
在
帕
爾
馬

附
近
的
一
個
小
村
莊
，
孩
童
時
代
已
閱
讀
大
量
有
關

樂
理
書
籍
；
二
十
歲
離
鄉
到
米
蘭
深
造
，
但
被
拒
於

米
蘭
音
樂
學
院
，
自
學
作
曲
。
他
的
早
期
作
品
未
見

特
色
，
成
名
作
始
自
︽
納
布
科
︾︵N

abucco

︶，
其
中

譜
寫
的
合
唱
曲
﹁
奴
隸
大
合
唱
﹂，
被
譽
為
意
大
利
歌

劇
中
的
經
典
片
段
。
中
期
創
作
的
﹁
三
大
歌
劇
﹂

—

︽
弄
臣
︾
︵R

ig
o
letto

︶
、
︽
遊
唱
詩
人
︾

︵Iltrovatore

︶
和
︽
茶
花
女
︾︵L

atraviata

︶
是
巔
峰

之
作
，
而
其
後
的
︽
阿
依
達
︾︵A

ida

︶，
一
上
演
便

獲
高
度
讚
揚
，
其
中
一
首
樂
曲
︽
榮
耀
歸
於
埃
及
︾

︵G
loriaall,E

gitto

︶
更
成
為
歐
洲
的
足
球
比
賽
時
球
迷

經
常
詠
唱
的
歌
曲
。

帕
爾
馬
居
民
以
威
爾
第
為
榮
，
特
別
在
市
立
博
物

館
及
圖
書
館
廣
場
，
樹
立
形
態
生
動
的
巨
型
紀
念

碑
，
每
年
十
月
均
舉
辦
﹁
威
爾
第
歌
劇
節
﹂，
在
市
內

外
四
個
劇
院
場
地
上
演
威
爾
第
的
名
作
，
吸
引
不
少

遊
客
專
程
而
至
，
熱
鬧
非
常
，
既
可
振
興
旅
遊
經

濟
，
更
是
傳
承
藝
術
文
化
的
最
佳
典
範
。
不
知
道
香

港
的
西
九
文
化
區
發
展
當
局
可
會
借
鏡
？

威爾第與帕爾馬

小時候，只知道世界上有「好人」與「壞人」之
分，大人當然教育孩子要做好人。
兒時的「好人」標準，就是學習好，不挑吃穿以

及聽話。我成了循規蹈矩的好學生，還幫老師管那
些淘氣包。當了學習小組長，男孩子們不背好書就
不讓他們回家。知青上山下鄉後，一位去吉林插隊
的16歲女友在給我的信中說，每當她向㠥初升的太
陽駐立時，總會默默發誓要純潔地度過一生。什麼
是「純潔」？她的理解就是多付出，不索取。她那
時就開始幫㠥農民進行沼氣能源的試驗，不求任何
回報。知青大返城前夕，她卻義無反顧地投靠親戚
去了美國留學。她說，受了多年海外關係連累，不
出去太虧了，一定得讓自己強起來。
「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是我們那代人曾經奉

為神聖的道德標準。剛去兵團時，大家天天挖掘自
己的「私心一閃念」，從上海重點學校來的高中
生，批判「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古老
信條，從此除了紅寶書之外什麼書都不看。為了表
現「無我」境界，有人穿㠥補丁摞補丁的衣服；有
人帶病出工，有人上繳情書；有人去打掃嚇人的廁
所；有人被通知去滅山火時毫無防衛地衝在最前
邊。
不久前碰到一位女知青，她曾在兵團一次毫無防

備的打火行動時被毀了容，結果終身獨身，至今無
人負責，不算工傷。在我們連隊，為了表現無私無
畏，有的女生來例假時還光腳跳進春天稻田的冰水
中去整地，落下了終身疾病。我那時雖然也不怕
苦，卻對人生有㠥很多期待與渴望，感覺跟只知臉
朝黃土背朝天幹活兒的老農工比起來，簡直罪孽深
重。我雖然自覺很低調了，卻被人懷疑深藏㠥個人
小藍圖，彷彿背㠥「原罪」。
後來發現，號召知青「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

頭頭，天天舒舒服服養在連部誇誇其談；不准知青
談戀愛的領導，卻經常「拈花惹草」鬧出種種緋
聞。喊「扎根邊疆」最響亮的知青幹部，卻最先返

了城。於是有的知青很快就學滑了，成了「泡病號
專業戶」。在茫茫雪原上打土方，人人悶頭想自己
的前程。
長長的一段青春歲月中，到底如何做才算是「好

人」的問題困擾㠥我。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讀到了
當時在知青中廣為流傳的蘇聯小說《怎麼辦》，第
一次看到了「高尚的利己主義」這個詞兒，讓我茅
塞頓開。心想，原來人可以這樣活，原來於人於己
都有利的行為，是能存在的。作者在故事中告訴人
們：如果你為放縱自己的慾望背叛了朋友，就如同
喝下了一杯有毒的美酒，傷害了自己的良知。人類
的克己行善，歸根結底還是為了完善自己。於人於
己都有利的行為，就是高尚的利己主義。於是我愛
上了理性人生，從遵循良知中尋找快樂。
在後來的人生中，見到無數以忍為德之人。曾去

一大國企職工宿舍，見到很多老工人祖孫三代居於
狹窄的陋室之中。那些老勞模奉獻30多年後帶㠥一
身病痛退休了，房子也沒分上。與此同時，廠長卻
連孫子的房都準備好了。有些老工人勤勞幾十年，
近退休時被幾萬元買斷工齡下了崗。一些有「小算
盤」的工人，卻早早停薪留職出去掙錢。企業倒閉
後，「嘎小子」們變身為家境富足的小老闆，過去
的「好工人」成了無謀生之道的弱者。循規蹈矩者
總是吃虧，所以「好人無好報」，竟成了當代流行
詞。
當代的年輕人從小就明白，自己活得好就是對社

會最好的回報。他們的腦海中沒有傳統中「好人」
與「壞人」概念，只有「強者」與「弱者」之分，
從小就被教育要當強者。學習成績要成為班裡前
三；考大學要上北大、清華、211工程認定的學
校；學歷最好碩士以上；工作單位要進世界500
強，進壟斷企業，進國家機關。人生成為一場無止
境向上攀升的競賽，是弱者就要挨打。大家庭式的
管理模式被認為老土，叢林法則橫行於各個單位。
量化考核在無情地淘汰弱者，讓員工天天有吃不上

飯之憂，生活於驚恐之中。老好人被人憐憫，現在
是強人時代。人人都被捲入了競爭，任何行為背後
都有經濟利益。
在後來的記者生涯中，我曾因一心想出好稿被同

仁指責為「自私」，我回敬道：不想當「名記」的
記者不是好記者！到底怎麼做才是「好人」？我以
為，以奉獻者面目出現的好人，內涵已經太單薄。
好人，不僅是克己助人者，也應該是自強者，自強
才能創造更大的社會價值。
奉獻文化淵遠流長。奉獻，曾被當成弱者的義

務。很久以前，國企工人幹㠥最苦的活兒拿㠥最低
的工資，養育㠥龐大的廠辦行政人員；農民以其極
端的吃苦耐勞、極低的維持生命消耗，支援㠥城市
化及工業化進程。「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口
號，在鼓勵奉獻同時，也縱容了另一個階層的氾濫
的特權。
城市拆遷時，在拆遷辦眼裡，告示一出麻利走人

的就是顧大局的「好人」，結果最先走的補償最
低，釘子戶只要不到自焚的份上，補償最高。開發
商以低價拆遷高價賣房一夜暴富。拆遷辦嘴裡的
「國家利益」，其實就是開發商自己的利益。

常在報道中聽到克己「奉獻」的好人好事：或一
年到頭只吃鹹菜稀飯，或母親臨終都來不及去見一
面，或不顧自己孩子的安危。這樣的行為很偉大，
但我不敢苛同這樣的徹底的捨己。我以為，在履行
社會責任同時，人也要善待自己，善待至親，不能
忽略任何生命。
有個熟人被人稱為「好人」。並不富裕的她待自

己到了吝嗇的地步。成年累月不穿一件像樣的衣
服，不吃一點像樣的伙食；對父母子女卻無比大
方，大包小包買去孝敬父母，孩子要多少錢眼睛都
不眨。結果呢，父母子女全不自覺地把她當「下
人」，她偶爾小小享受一下，倒讓家人都看不慣
了。對外人，她也一向忍讓成性，人家出言不遜她
也從不計較。時間長了，朋友也就根本拿她不當回
事，聚會時也把她支來支去。
有位相熟女士為人厚道，自己傾其所有買房後，

房產證寫的是女兒、女婿的名字。可她喪偶與女兒
女婿一起居住後，兩個年輕人卻把她當成帶薪的保

姆，成天勞累伺候女兒一家三口，年輕人還動輒對
她惡語相加。已無家可歸的她，經常以淚洗面，後
悔沒有給自己留下後路。
相反，很多父母在盡到對子女的養育責任同時，

也不忘善待自己，給自己保留充分的生存空間。他
們去繼續教育的大學充電，鍛煉身體，旅遊交友，
盡情享受生命的快樂。這樣經濟獨立、健康的前輩
才更受兒女尊敬。誰都願意有一個充滿活力與自信
的母親，而不是邋裡邋遢的黃臉婆。極端的「利
他」，結果往往是對自己生命的不負責。
早有哲人說過，「只有愛自己的人，才能去愛他

人；只有自己是太陽，才能照耀他人。」
當代年輕人更喜愛的是比爾蓋茨、巴菲特、陳光

標式的「好人」，他們都是先致富，再高調散財。
有人說陳光標做騷，更多人說，這樣做騷的人多
了，中國也就有希望了。你可以選擇默默無聞做好
事，也可能選擇風風光光做慈善，只要自身足夠強
大。
當然，如何做人每人都有自己的標準。有位朋友

本來已經離異，可當前老公與前公公都重病纏身
時，她又回到了那個家庭，擔起了照顧兩個病人的
重擔。有人說她精神有毛病，她卻坦然說，這麼㠥
我心裡踏實！如此行事，不由人不佩服！
縱然有千百種「好人標準」，但與人分享生命的

快樂，大概是永遠是善的靈魂吧！

一九一八《狂人日記》

命有所值

黃仲鳴

客聚

上
次
談
到
用
泛
美
航
空
旅
行
袋
做
書
包
，
想
起
不
同
年

代
的
書
包
。

我
們
上
幼
稚
園
，
是
香
港
的
一
九
六
幾
年
。
那
時
的
書

包
，
多
是
國
產
草
綠
帆
布
包
，
斜
揹
帶
，
有
兩
個
金
扣
。

書
包
揹
上
後
，
挪
到
屁
股
後
面
，
走
路
時
拋
呀
拋
的
，
十
分
有

型
。
不
過
小
時
不
知
有
型
為
何
物
，
只
記
得
書
包
很
輕
，
空
蕩

蕩
只
有
一
兩
本
圖
畫
書
，
證
明
當
時
上
學
是
多
麼
快
樂
。

升
上
小
學
，
書
包
的
款
式
不
一
而
足
，
有
繼
續
用
草
綠
帆
布

包
的
，
只
是
尺
碼
大
點
，
也
有
用
占
士
邦
硬
殼
公
事
包
的
，
多

是
男
孩
子
；
女
孩
會
用
有
民
國
味
道
的
籐
匣
子
做
書
包
。
到
了

中
學
，
迎
來
七
十
年
代
，
書
包
真
是
百
花
齊
放
。
初
中
的
時

候
，
除
了
一
貫
受
歡
迎
的PA

N
A
M

和B
O
A
C

旅
行
袋
，
最
奇
怪

的
是
流
行
起
籐
籃
當
書
包
。
那
些
籐
籃
當
然
是
改
良
過
的
，
針

對
書
院
女
市
場
，
約
五
元
一
隻
。
其
實
非
常
不
實
用
：
籃
口
張

得
大
大
的
，
放
了
甚
麼
物
品
人
人
見
到
，
毫
無
私
隱
；
追
巴
士

趕
小
輪
，
一
不
小
心
，
便
會
把
東
西
倒
散
一
地
，
盡
失
書
院
女

的
儀
態
！
不
過
流
行
起
來
真
沒
話
說
，
人
手
一
個
，
用
籃
口
的

綑
邊
顏
色
來
區
分
，
有
紅
黃
藍
綠
多
款
選
擇
。
那
時
媽
媽
就

說
，
潮
流
真
是
倒
轉
走
了
，
她
們
小
時
候
，
在
上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的
廣
州
，
就
是
挽
籐
籃
上
學
的
。

到
高
中
的
時
候
，
不
知
誰
發
明
的
，
開
始
用
一
種
紙
手
抽
做

書
包
。
質
地
是
挺
結
實
的
，
用
來
載
書
簿
沒
有
問
題
。
外
面
過

了
膠
，
兩
邊
通
常
套
上
日
本
當
紅
明
星
歌
星
的
照
片
。
我
用
過

一
個
，
兩
面
都
是
絕
色
的
山
口
百
惠
。
有
時
會
是
可
愛
的
嬰

兒
、
貓
狗
、
法
國
景
色
等
，
甚
至
可
以
自
製
，
把
自
己
喜
歡
的

海
報
剪
下
來
，
套
進
去
就
可
以
。
紙
手
抽
的
毛
病
，
是
每
逢
下

起
大
雨
，
書
包
都
有
整
個
溶
掉
的
危
險
，
而
且
張
大
口
的
書

包
，
始
終
是
好
看
不
好
用
。

到
了
大
學
，
書
包
更
多
元
化
，
有
用
印
度
布
袋
、
雲
南
布

袋
，
甚
至
甚
麼
都
不
用
，
用
條
皮
帶
捆
住
幾
本
書
，
扮
有
型
去

導
修
課
的
。
我
最
後
一
個
書
包
，
是
當
時
男
女
都
流
行
的
方
格

子
長
方
形
手
挽
帆
布
袋
，
全
個
綑
上
藍
膠
邊
。
一
畢
業
，
就
轉

用
手
袋
。

絕色書包

百
家
廊
陳
曉
鳳

樓市吹冷風

「好人」標準

蘇狄嘉

天空

思　旋

天地
阿 杜

有道

陳智德

留形

伍淑賢

乾坤

■這書頗堪一讀，雖有錯漏，惟瑕

不掩瑜。 作者提供圖片

■雷鋒精神

也曾被奉為

好人標準。

網上圖片


